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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 9 月，张友松到北
京参加英文版《中国建设》的编
译、采访和组稿工作。1954 年
后，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
学专业翻译。反右运动一开
始，他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
更是遭受打击。张友松最后终
于从文坛上消失，被人彻底遗
忘，熟悉他的人大都以为他已
经不在人世。直到 1994 年我
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 91岁
的老人了。

老人是在 1984 年和老伴
一 起 迁 居 成 都 的 ，住 在 女 儿
家。老伴姓徐，年老体衰，自理
生活尚且困难。夫妻俩曾有一
个儿子，不幸早已病故，一切饮
食起居只能依靠女儿一家照
料，而偏偏女儿做工的那家工
厂又年年亏损，每月的基本工
资都没有保障。

我的到访吵醒了老人清凉

的梦。当时他已经视力不好，
听力也衰退了许多，行动起来
非常困难。

老先生得悉我去采访他，
要为他拍照，便在我的帮助下
从床上欠起身来，摸索了好长
时间才慢慢穿好衣服。他倾身
向前，只见两只手颤抖着拉开
床前的书桌抽屉，摸出一只假
眼来嵌在右眼处，然后又颤巍
巍地自书案的玻璃杯中掏出一
圈塑料假牙套进嘴里。

我为老人的悲惨境遇深感
不平。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

“没什么，一个人经受一点苦难
可以使自己更坚强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他硬是凭
着顽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
翻译了《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
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
贝利·费恩历险记》《王子与贫
儿》《密西西比河上》《镀金时

代》《傻瓜威尔逊》和《赤道环游
记》等马克·吐温的全部小说。
后来又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
短篇小说集《世外桃源》、美国
黑人作家基伦斯的《扬布拉德
一家》、史蒂文森的《荒岛探宝
记》，还与人合译了《马克·吐温
传奇》一书。10卷本中文版《马
克·吐温选集》后来也在台湾出
版发行，受到海内外读者热烈
欢迎。

1995 年，张友松病逝于成
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暗陋
室，时年 92 岁的白发独眼老
人，不得不搁置手中的放大镜
与译笔，结束长达六十多年的
翻译生涯。

“没有人为您发讣文，没有
举行像样的告别仪式，没有人
为您树碑立传。”张立莲在《怀
念我的父亲张友松》里如是写
道。

大家都以为他已不在人世

隐真岩离我家不远，三十
年前，我在乡中学教书，去过
那儿。高广数丈的山洞，嵌入
峭 壁 半 腰 ， 大 自 然 的 鬼 斧 神
工，确实让人叹服。然而岩壁
上 苍 劲 古 朴 的 “ 隐 真 岩 ” 石
刻，破宅上残留的“宝相寺”
门额，更让我好奇。偏僻的山
洞为何取名隐真？宝相寺建于
何年？毁于何时？此后经年，
翻阅县志，见艺文中有不少关
于隐真岩和宝相寺的诗文，才
知道这里自古就是方家文人看
重的宝地。其荒芜寂寥的外表
下，深藏着岁月的风云，儒释
的兴废，人世的悲欢，不由得
生发再次拜访的念头。

今年疫情期间，我宅居于
乡，一日接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的电话，嘱我写篇有关隐真岩
的文字，于是我再次探访了这
一正在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湘
东儒释文化圣地。

隐真岩位于攸县新市镇钟
佳桥村寺门前组，所在山叫寿
龙山。是山起于江西武功，经
酒埠江茶籽山，盘旋到此。传
说南齐东昏侯时，因不满时政
黑暗，挂冠东门，率全家来攸
修 道 的 司 空 张 巴 玉 爱 上 了 这
里，白天上山采药，晚上修炼
洞中。张司空后来在阳升观得
道升天，这里自然就附丽了神
圣的色彩。

唐宋时期，崇尚释道，司空
修道之处赐建道观。信士香客
不远千里，朝圣阳升观，访仙隐
真岩。从现存的有关隐真岩的
诗文当中，最早的可找到南宋胡
仲弓的《隐真岩字翁景辅韵》，其
诗如下：

山 林 营 小 憩 ， 此 隐 未 为
真。遗粟浑闲事，因金却误人。

洞 迷 归 去 路 ， 羽 化 本 来
身。后此岩居者，犹言寂寞滨。

从诗题看，此诗是作者游
隐真岩时步翁景辅诗韵而作。
翁景辅不知何人，猜想或是其
同伴，或是先其游览，写过隐
真岩的诗歌。从胡仲弓的诗歌
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隐真岩
的怀疑，对道家炼金的否定。
除此，现存有关隐真岩的其它
诗文，则大多表现了对宝地的
迷恋，隐逸的向往，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当属攸县明代进士文
士昂的七律 《隐真岩》。诗云：

峭壁层岩宿白云，登临尽
可出尘氛。花迷幽壑藤萝古，
洞接晴岚石磴分。

山径纡回苔欲没，溪风层
叠浪成纹。何时仙侣黄粱熟，
岩上同餐坐夕曛。

诗歌不仅以深情的笔触描
摹讴歌了隐真岩桃花源般优美
静谧的自然风光，更是直接抒
发了诗人对仙侣闲逸生活的向
往。

这 块 堪 比 桃 源 的 风 水 宝
地，元代时又被释家看中，建
有宝相寺。开址的圆明禅师，
又名千岩元长，系浙江萧山县
许贤乡人，俗姓董，年十七随
叔父住寺庙读经，19 岁受戒，
习律于杭州灵芝寺。后因在灵
隐寺担任书记，得以在浙江行
省平章政事别不花斋筵上，见
到著名的中峰明本禅师，得受
参“狗子无佛性”之话头而为
其弟子。熟悉元代文坛掌故的
人，莫不知道中峰禅师和元代
攸县名人、元曲大师、朝廷侍
制冯子振私交甚厚，他俩唱和
《梅花百咏》 的故事为一时美

谈。圆明禅师能从遥远的浙江
到偏僻的湘东攸县隐真岩开址
传佛，或许跟冯子振有关。据
说寺庙盛时，建有山门、大雄
宝殿、观音殿，藏经殿，供有
释迦牟尼、观音老母、十八罗
汉、九天玄女、张老真人等佛
家道祖塑像，长年住寺僧侣有
三百多人，云游僧侣众多。村
民说，隐真岩下的小洞，原用
红条石封住，号普同塔，左右
有 “ 山 中 无 岁 月 ， 世 上 皆 乾
坤”的石刻对联，里面藏有众
多的僧侣骨灰坛罐，可惜后被
捣毁。山冲稻田里，原来也挖
出不少建筑房屋的红色条石，
满冲都是。这也从侧面证实了
宝相寺盛时的状况。

民国时，社会动荡，宝相
寺逐渐式微，完全废弃荒芜则
是新中国主张僧侣还俗之后。
五八年大炼钢铁，山上古松被
伐，大部分建筑被拆。文化大
革命破除四旧，所剩寺院、菩
萨几乎全被毁弃。有村民藏得
少量菩萨塑像，也于改革开放
初期让文物贩子买走。闻此，
让人唏嘘。

隐 真 岩 四 周 都 是 悬 崖 峭
壁，高达几十丈，其顶有傅家
寨 ， 山 径 狭 窄 险 峻 ， 易 守 难
攻。据说明初血洗茶攸二县，
傅家据险自守，官兵多次强攻
都无法占领。大将上报朝廷。
其时茶攸二县百姓屠杀殆尽，
皇 帝 朱 元 璋 得 知 山 寨 人 丁 不
多 ， 只 求 保 命 ， 留 之 也 无 大
虞，遂发恻隐之心，曰：“是寨
粮不满千，人不满百，何足虑
也？”傅家因此得以幸存，成为
大劫之后攸县为数不多的原著
姓氏之一。后傅家寨毁，子孙
多移居新市观塘冲。傅家后人
说，就因为朱元璋金口断语，
自明以下，他们家族子孙繁衍
确实不多。

名刹毁弃，灵洞永存，山
水有幸，光复必然。2009 年兴
建岳汝高速，寺门前组利用部
分占地补偿及信士集资共投入
四十多万，于 2013 年在原址重
修了宝相寺正殿及厢房，从此
古寺香火日渐恢复。

2014 年有比丘尼释悟联者
因人引荐来到宝相寺担任住持
后，又投巨资对大殿进行了修
葺，右边增建了寮房，并按修
复计划逐步重建寺院。如今寿
龙山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高
大气派的山门已基本建好，能
容纳一百多人打坐的隐真岩内
不仅铺上了地砖，而且安好了
观音坐像，在岩洞右侧司空五
彩莲池处，还傍山兴建了上下
两层的闭关房。更令人高兴的
是，在如今的大殿前面已经挖
好地基，即将兴建气势恢宏的
大雄宝殿，竣工后，现在的大
殿将改做法堂，并将在山门前
开挖放生池，在池前兴建大型
牌 坊 ， 之 后 再 分 期 兴 建 天 王
殿 、 地 藏 殿 、 观 音 殿 、 药 王
殿、财神殿、司空殿、钟鼓楼
等。

释悟联大师在给我们描绘
这幅蓝图的时候，虽然语气平
静 ， 但 眼 睛 里 仍 闪 着 兴 奋 的
光。我想，无论是谁，能在自
己的努力之下，兴复曾经香火
旺盛的古代名刹，都是一件功
德无量值得高兴的大事，更何
况释门中人。

衷心祝愿释悟联大师的宏
愿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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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风物

隐真岩探古
萧兰桂

嵌入峭壁半腰间的隐真岩

株洲面孔

近读《新文学史料》系列，论鲁迅与林语
堂失和事，多名学人的回忆文章均指向同一
个名字，张友松。

张友松，1903年生于醴陵西乡三石塘，
系革命烈士张挹兰胞弟，在北京大学半工半
读期间即与郁达夫、邹韬奋、冯雪峰、柔石等
新文化运动健将交往密切，《鲁迅日记》中更
是114次提到这位小他22岁的年轻人……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包括编
者在内的不少株洲人都对这位频繁出现在
各种新文学史料中的人物很是陌生；所幸的
是，在张友松辞世之前，报人徐伏钢通过各
种途径探访到已经垂暮之年的张友松，留下
了珍贵的一手访谈资料，并在若干年后落笔
成文。本刊摘编如下，重温这位醴陵走出的
翻译大家的传奇人生。

1994 年的元宵节。成都杜甫草堂西侧，一间阴
暗、狭窄和杂乱的居室里，墙角边的小床上蜷缩着
一位白发稀疏的老人。

微弱的光线从窗口斜射进来，照在发黄的被盖
和老人瞎了一只眼睛的苍白的脸上。靠墙一侧的床
边放了一只小闹钟，床头上有一盏积满灰尘的小台
灯。我一阵心悸。难道眼前这位孤独的老人就是我
苦苦寻觅的皇皇 10 卷本《马克·吐温选集》中文译
者、被人誉为“开启世界文化之窗”的著名文学翻译
家张友松吗？

走进这间小屋之前，我手里拿着从老报人车幅
先生那里得到的地址，在住宅大院里四处打听这位
当年鲁迅的朋友、第一位把马克·吐温介绍到中国
的翻译大家，许多人却摇头不知。直到我向一名年
轻人仔细描述了很久之后，他才将信将疑地说：“你
说的该不是住在我家对面的张老头吧？”

我终于鼓足勇气，敲开了“张老头”的房门，并
很快确认，眼前这位白发老者，正是我要寻找的中
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鼎鼎大名的张友松！

让我们先把时光倒回 6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吧。

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恶与他有关
1929年8月28日。上海。一场大雨之后，云收雨驻。
晚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带着鲁迅的书样纸

版和所欠稿费，送去靠近虹口花园的北四川路尽头
景云里鲁迅先生的家。自此，一场北新书局同鲁迅
之间的“版税风波”终于得以和解。

当晚，李小峰在北四川路南云楼宴请鲁迅、许
广平和郁达夫、王映霞等人。林语堂随后也携夫人
一起赶来赴宴。

酒酣面热之后，李小峰提起这场风波其实是受
了书局前同事、青年作家张友松的挑拨。鲁迅先是
没有表态。林语堂则随即附和了几句，还顺带责备
了当时并不在场的张友松。

饭桌上的人都没有想到，鲁迅这时突然从座位
上一下站起来，脸色发青，大声吼道：“我要声明！我
要声明！”

鲁迅申辩说，他同北新书局打官司，根本没有
受任何人挑拨，林语堂这是明显在讥讽他。林语堂
当时也壮着喝了几杯酒，不甘示弱，站起来同鲁迅
针锋相对，并大声申辩说，他完全没有讥讽先生的
意思。

据后来林语堂回忆说，当时他并不知道李小峰
欠了鲁迅很多账，也不知道两人还为此打了官司。
他说那天同鲁迅闹翻，完全是鲁迅“神经过敏”。他
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
了足足一两分钟。”

鲁迅则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席将终，林语堂
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当时郁达夫眼看双方“火药味十足”，赶紧站出
来打圆场，一面按住鲁迅坐下来，一面拉了林语堂
和林太太，随即离开了酒楼。自此，鲁迅和林语堂这
对多年的文坛宿友终于分道扬镳，从此断绝了两人
间的所有往来。对于这一段文坛史实，鲁迅、林语堂
和郁达夫等人在各自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都有过
详细记载。

编者按

青年张友松

晚年张友松

鲁迅借钱给他筹办书局

1903 年 11月 12 日，张友松
生于湖南省醴陵县西乡三石
塘。12 岁那年，他随大姐张挹
兰迁居北京，1922 年考入北京
大学半工半读，课余翻译英文
小说。

当年张挹兰在北京大学
读书，跟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
钊一起闹革命，国共第一次合
作期间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党
部妇女部长，后来与李大钊等
20多名共产党人一同被捕，并
于同一天牺牲在奉系军阀的
绞架下。

受大姐影响，张友松在北
京读书期间，先后参加过“五
四”运动和“五卅”运动。除李
大钊外，他当时还与邹韬奋、
冯雪峰、柔石、邓颖超等人有
过许多接触。其间，他还跟随
大姐一道南来新加坡，转道去
当时荷属的苏门答腊首府棉
兰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

后来，张友松同大姐张挹
兰继续回北大半工半读，并供

养家中的母亲和弟妹。大姐
牺牲后，他的家庭负担一下变
得更重，也不能继续留在北大
念书了。当时在北大教书的
鲁迅对张友松寄予了很深的
同情，鉴于他勤奋好学，读书
期间已发表过不少英文翻译
小说，便亲自推荐他去了北新
书局做编辑。

张友松原本与李小峰在
北京大学读书时同学，两人都
曾是鲁迅和林语堂名下的学
生。后来李小峰在上海创办
北新书局，鲁迅的很多书都是
通过他出版的。

谁知，北新书局做了不到
一年，张友松便因书局拖欠鲁
迅稿费而同李小峰彻底闹翻。

“别看鲁迅的文章写得泼
辣不留情面，可是现实生活中
的他，却在版税这类问题上往
往 打 不 开 情 面 ，所 以 被 人 欺
负。”张友松回忆说。

为此，他一方面帮鲁迅找
律师同李小峰打官司，向对方

追回所有欠账，另一方面又在
鲁迅的支持下，创办自己的春
潮书局，继续出版鲁迅等人的
著作，并翻译出版沙俄时代作
家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等人的
作品。

鲁迅不仅不惜花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亲自帮张友松邀
人组稿，拟定编辑文艺丛书计
划，而且还在自己经济收入相
当拘谨的条件下，借给张友松
500 元钱，帮助他筹办新的书
局。

“ 在 那 四 顾 茫 茫 的 日 子
里，只有鲁迅先生最关心我、
最同情我的处境。有时他和
我长谈，使我精神振奋，有了
克服困难、不畏艰险的勇气。”

然而，由于缺乏经商和管
理经验，张友松的春潮书局很
快就倒闭了。

回忆这段往事，他总是说
自己辜负了鲁迅的扶持和希
望，并为此感到十分内疚，说
这是他“毕生莫大的恨事”。

为译书事与林语堂闹得很不愉快

张友松从北新书局出来创
办自己的春潮书局时，林语堂
曾答应为他翻译苏联作家奥格
涅夫的《新俄学生日记》。张友
松说，当时林语堂还没有动笔，
就已先付了他一笔版税。可是
后来林语堂译了一半就扔下不

管了，催过多次之后，他才叫张
友松接着把后半部译完。这就
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同林语堂
联合署名翻译《新俄学生日记》
的由来。

据我后来查阅有关资料，
在林语堂生前出版的大量著作

中，唯有这部《新俄学生日记》
是他与人联合署名的译著。该
书由他亲自写序，由张友松的
春潮书局出版。

张友松为这事与林语堂闹
得很不愉快，几十年后提起这
桩公案，心里依然忿忿不满。

《鲁迅日记》114处提到张友松

查阅 《鲁迅日记》，发现
日记中 114 处提到张友松。其
中，仅 1929 年便有 89 处，主
要记载张友松帮他打官司的事
情，也包括当时文坛故友的一
些往来。

日记记载，周海婴出生刚
第五天，鲁迅就带张友松去当
时的福民医院看望许广平和海
婴，张“赠毛线一包”，并送鲁迅

“仙果牌烟卷四合”。可见，张
友松当年同鲁迅的关系确实非
同一般。

鲁迅那时的经济收入主要
来自版税。北新书局一再拖欠
版税，让鲁迅的生活受到很大

影响。海婴出生前一月，鲁迅
在日记中写道：“友松、家斌来，
晚托其访杨律师，委以向北新
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
二百。”(1929年 8月 13日) 家斌
姓党，是张友松在北新书局的
旧同事，杨律师全名叫杨铿。
鲁迅还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记
有“夜大风雨，屋漏不能睡”字
样。可见，尽管当时鲁迅的名
气已经很大，但他生活的窘迫
却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日记还记载，张友松结婚
的前一天下午，鲁迅同他的三
弟周建人一道上街，亲自“买铝
制什器八件”，托人次日送去张

家“贺其结婚”。
1930 年，春潮书局倒闭后

张友松继续在青岛、济南、衡
阳、长沙、醴陵和重庆等地做过
近 10 年的中学教员，并在抗战
期间在重庆创办过晨光书局。

至此，张友松已翻译出版
了契诃夫的《三年》《爱》《决斗》
和《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屠格
涅夫的《春潮》和《薄命女》、普
列弗的《曼侬》、显克微支的《地
中 海 滨》、吉 卜 林 的《如 此 如
此》、霍桑的《野客心》、高尔基
的《二十六男与一女》，以及英
汉对照的德国斯托谟的《茵梦
湖》和《欧美小说选》等10余种。

张友松在各个时期出版的部分译著书封面


